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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古籍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王　琼　金芷君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上海，２０１２０３）

摘要　中医药古籍的开发与利用对于当代中医药学发展至关重要。文中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古籍出版工作，包括经典中医古
籍的今译及语释、出版工作的专业化与专门化、海外中医古籍的复制回归、中医经典古籍的外译与传播进行总结性回顾，并对中

医古籍的数字化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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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是经验医学，中医药古籍的开发与利用对
于当代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对建国

以来的中医药古籍的出版工作进行历史回顾，并对中

医古籍的数字化、数据库化等问题进行展望。

１　古籍出版工作的历史回顾
从学理上讲，中医古籍出版的目的主要有３个方

面：一者，继承之需；二者，中医古籍文词古奥，对今人

而言，义晦难明，故需注释、今译、语释；三者，中医古籍

因年代久远，讹误难免，故需校勘后再出版。建国以

来，我国对于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和利用可简要分为

几个阶段和类型，不同时期的中医古籍出版工作，伴随

着政治的需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变迁

均体现了不同特色，与时俱进［１］。

１１　经典中医古籍的今译及语释　建国初期至文革
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主，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为工

作重心，医疗卫生工作虽有较大进步，但中医古籍整理

与利用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１９５４年１０月，中共中央
批转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

报告》中提出“整理出版中医古籍，出版中医中药古

籍，包括整理编辑和翻印古典的和近代的医书”。此为

中央首次对中医古籍整理工作的批示［２］。其后两年

间，中医研究院与四所高等中医学院的成立，推动了中

国中医学科的建立，也为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奠定了基

础。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及其他

一些地方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一批中医古籍，如《素

问》《灵枢》《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并以今译或语释

等方式，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进行了整理研

究，促进了经典文献的学习和普及［３］。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６４年３月，卫生部为了落实国家十年规划第３６项
“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的规定任务，对《素问》《灵

枢》《难经》《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针灸

大成》等７本古典医著，按校勘、训诂、集释、语译、按语
等项进行整理研究。首批经典文献的今译和语释，促

进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教学工作，有利于中医文献学在

学科体制内的复苏与确立。古籍的今译与语释的工

作，曾被文革打断，但这项基础性工作随着时代的进

步，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图书市场上，一些古籍图书有

各种今译本，琳琅满目，可谓丰盛，但读者也颇有无所

适从之感［４］。一些热门经典古籍被重复出版，如《黄帝

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书，版本形式更名目

繁多，普通本、精装本、点校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等

不一而足。事实上，某种或某类中医古籍的语释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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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译本毋庸过多，只要该领域的优秀专家出一两种权

威版本即可，这样既可节省出版工作中的重复劳动，又

能有效的引导初学者、爱好者［５］。

１２　出版工作的专业化与专门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
央着力加强了中医古籍出版工作。１９８２年，卫生部决
定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出版，６月，召开中医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工作座谈会，初步拟定了中医古籍出版的九

年规划和落实措施。１９８３年１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
办公室正式成立，办公室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办公

室的成立，使古籍出版整理成为国家行政中的日常工

作。本应在５０、６０年代完成的经典著作的整理工作被
重新提上日程，３月，卫生部下发文件，将《伤寒论》《神
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金匮要略》

《中藏经》列为第一批重点整理书目。同时，人民卫生

出版社组织征求了国内部分中医专家意见，制定了中

医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４月，卫生部中医司在沈
阳召开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在原６种的基础
上，又新增了６种中医古籍，准备共１２种古医籍整理
出版任务。增加的有《素问》《灵枢经》《脉经》《难经》

《黄帝内经太素》《内经知要》（此书后来被撤消）。这

１１种医籍整理历经数年，并于 １９８８年左右定稿、出
版［６］。卫生部将古籍校勘整理与编辑工作要求以文件

的形式下发，对工作进行了标准化的要求，在全国实行

分片负责、分级管理的组织工作。此外，办公室还落实

了《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华本草》《中医古今脉案》《中

医年鉴》《汉方研究》等５种大项目。１９８５年，卫生部
下达“关于对中医古籍与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进行调查

的通知”，对全国现有的中医善本图书及从事中医文献

整理研究的机构和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同时，一些

专门的中医古籍出版机构也纷纷涌现，为系统地整理

中医文献带来了方便［７］。如成立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的中
医古籍出版社，是国内首家中医古籍专业出版社，对我

国中医药典籍开展了系统的现代整理出版工程，曾推

出了《中医珍本丛书》《珍本医籍丛刊》《影印文渊阁四

库全书医家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医书》等大

型中医古籍丛书，其中有大量险些流散的中医孤本、善

本、珍本古籍。１９８３年，由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创办《杏
苑中医文献杂志》，后改名为《中医文献杂志》，是目前

为止国内唯一的中医药文献研究期刊，为中医古籍文

献研究提供了专门的交流平台。书目编纂工作是文献

学的基础，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以来，曾在１９５８年与
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联合主编了《中医图书联

合目录》，但未能正式出版。１９９１年，中国中医科学院
图书馆再次进行全国中医古籍资源调查，编纂出版了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而近两年出版的《中国中

医古籍总目》则更完整地反映了全国１５０个图书馆（博
物馆）馆藏的 １９４９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 １３４５５
种［８］。

１３　海外中医古籍的复制回归　近代战乱，大批古籍
流失海外，中医药类古籍尤甚，但受国际交流条件及经

费所限，中医药文献学者往往望洋兴叹。改革开放以

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为海外中医文献的回归提供了

条件。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
曾到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鉴定中医古籍版本［９］，并撰

有《美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医药古籍目录》，之后数

年，其又赴日本考察，了解了日本收藏的古代中医文

献［１０－１１］。进入９０年代，文献整理与校勘工作日益受
到重视，国内外研究基金也对基础性工作给予支持。

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年，中日学者以“日本现存中国
散佚古医籍的考察与出版研究”为题，向日本国际交流

基金会亚洲中心３次申请课题经费，回归古医籍善本
１３０余种［１２］。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国家科技部设立基
础性工作专项科研基金，“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

救回归与发掘研究”成为其中中标课题，复制回归海外

收藏古籍２６０余种，并对海外中医古籍收藏状况做了
初步调研。该调查报告收集了１１个国家与港、台地区
的１３０个图书馆的２３０余种书目，从中查得以上国家
和地区收藏的中医古籍３１２５０部，明确了分布世界的
３万余部中医古籍的详细资料［１３］。在此基础上，还完

成了“中国大陆失传中医古籍种类调查报告”。调查

结果显示，现存中国的明代医书１２００余种中，有１２０
余种国内失传，失传的善本版本在２００种以上。经过
此项目，复制回归海外所藏中医古籍２６６种，其中善本
２３３种。此项目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校点海外回归
古医籍６１种，编成《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分
１２册，５５０余万字，中医古籍出版社影印古医籍 ８
种［１４］。

１４　中医经典古籍的外译与传播　中医经典古籍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海外中国

文化爱好者、研究者的重视。早在１８、１９世纪，中西互
通，欧洲外交官、传教士均将中国医书携带回国。当

时，欧洲出版的针灸书约５０种，以法国最多。但是这
些出版物影响并不太大，且每有译误之处。后来，经典

文献受到重视。从１９２５年到２００３年近８０年间，据统
计，共有９种《黄帝内经·素问》的英译本问世［１５］。改

革开放后，随着中医药被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特别是

针灸师在美国加州行医资格的法律确认，中医古籍外

译也开始活跃，将中医的典籍翻译成各国文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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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增加［１６］。２００３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
文树德教授（ＰｒｏｆＰａｕｌＵＵｎｓｃｈｕｌｄ）主持的《黄帝内经
·素问》英译课题结题。该项目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

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合作，其英译本已由美国加利福尼

亚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２００３年出版的首册是《黄帝
内经素问———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的自然、知识和意

象》（ＨｕａｎｇＤｉＮｅｉＪｉｎｇＳｕＷｅｎ：Ｎａｔｕｒ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ｍ
ａｇｅｒｙｉｎ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ｘｔ），该册相当于
整个译本的概论。书后附有《黄帝内经素问中的五运

六气学说》（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Ｆｉｖ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ＳｉｘＱｉｉｎ
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ＤｉＮｅｉＪｉｎｇＳｕＷｅｎ），是为当代西方学者首
次最系统的中医运气学说介绍［１７］。在西班牙语界，中

医经典的翻译也有了２本，《内经》和《难经》，有的综
合多种英译本翻译而成，也有从中国白话本直接翻译

而来。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曾专门聘请我国文献

研究专家赴美指导整理美国所藏的历代中医药学古籍

资料。《黄帝内经》在美国就有３种译本。近年来，美
国更出现了一些以中医药学书籍为主的出版公司，如

马萨诸塞州的Ｒｅｄｗｉｎｇ公司等。这些公司出版的中医
图书即包括有《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的古典译

本。德国文树德教授的中医古籍入门手册《中医古籍

介绍》（英文本）也为该公司出版。在亚洲，日本与中

国同处汉字文化圈，随着汉方医学在日本的重新复苏，

中医古籍也自然受到推崇。毋庸讳言，中医古籍的的

外译起到了传播中医的作用，引起了许多外国学者对

中医的兴趣，这些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但各种译本质

量参差不齐，令人担忧［１８］。可喜的是，国家对中医古

籍的外译工作备加重视，如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十一五

规划中，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中国典藏中医古籍英

译本》项目即被列为重大出版工程［１９］。

２　中医古籍的数字化与数据库化展望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学热与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医

古籍文献的社会重视程度水涨船高。一些基本文献如

《本草纲目》《汤头歌》也被国学班诵读。据笔者不完

全统计，市面上各种版本的《本草纲目》竟有十几种之

多，同时，各种中医类保健养生书籍在街头巷尾出现，

以“汉方”“本草”为关键词的食品与化妆品市场热销；

影视剧中《大宅门》《大国医》等以中医药世家为内容

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更吸引着国人对中医、对中医古籍

的兴趣。这些，均对新世纪的中医古籍利用和再生提

出新的挑战［２０］。中医古籍的再生保护是以微缩胶片

开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首开风气，但由于胶片

物理特性及使用寿命，以及胶片不便于阅读等问题，微

缩工作告一段落［２１］。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到来，

古籍数字化已成趋势［２２］。２００１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图
书馆在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的帮助下，与书同

文电子有限公司合作，启动了“１１００种中医药珍籍秘
典的整理抢救”项目，开发了“书同文古籍浏览系统”，

读者在阅读古籍全文影像的同时，可以对内容进行简

体、繁体两种方式的检索［２３］。２００５年，根据科技部“再
生性古籍保护”项目的要求，图书馆依托自身的技术力

量，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古籍标注系统和古籍

发布系统。并从单一的数字化文本，发展出带有数据

库特征的应用系统［２４］。从长远来看，数据库优越于数

字文本，而且数据库方便使用，从文献利用的角度来

看，价值更高［２５］。但现有的一些古籍数据库系统，为

网络性数据库提供了相关的经验，有相当的医学、教学

作用，但均无法通用共享。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数字化

工作的不充分，不完善［２６］。中医古籍中有许多抄本，

据２００６年的统计数据，我国现存５０００种中医古籍抄
本，均面临破损与亡佚的危险［２７］。进行校勘、注释、今

译的数据库工作更是来不及。在技术力量方面，国内

存有中医古籍的图书馆中，技术力量不一，设备设施参

差不齐。所以，数字化是数据库化的基础。数字化再

生是首要的工作［２８］。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中医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的首

要工作，要以国家卫生行政力量主导，仿效普通古籍数

字化标准，建立可延续的中国中医药古籍的数字化标

准［２９］，以方便、快捷、易保存，易操作，费用成本低廉为

特征［３０］，在各图书馆推而广之，力争将全部古籍数字

化［３１］。在此基础上，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工作才能顺水

推舟，光明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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